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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史书中的“九

中日战争已结束 年。时至今日，仍有一些日本人对了整整

侵华战争的历史回避抵赖，死不认帐，甚至颠倒黑白，美化侵略。

但也有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史学家秉笔直书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

的事实毫不客气 在他们的笔下，日本侵略者的丑地揭露和批判

恶嘴脸和阴险用心暴露无遗。

下面就是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对“九 一八”事变的记述：

月 日午后 点多年 钟，关东军在沈阳郊外柳条沟

附近亲自动手炸毁满铁轨道，而把它说成是中国兵干的，立即对

附近的中国兵营北大营发动进攻，同时在“南满洲”一带开始了

军事行动。这就成了历时 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开端。

炸毁柳条沟铁路，是为发起军事行动制造借口而事先策划的

谋略的一部分。早在 年的东方会议上，就由关东军提出了以

武力占领“满蒙”的计划， 年的炸死张作霖事件原是关东军

参谋河本大作等想乘此机会发起武力行动的阴谋。这个计划遭到

挫折之后， 年 月，石原莞尔中佐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

日本侵华内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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谋， 年 月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当上关东军高级参谋，就以

他们两人为中心开始拟定更加具体的占领“满蒙”的计划。

月，为了研究关东军的对年 苏作战问题组织了参谋旅行，途中

石原提出了《关东军占领“满蒙”计划》和《扭转国运的根本国

解决“满蒙”问题方案》策 。关东军根据这个方针，继续研究

月年 ，归纳为《占领和统治“满蒙”的问题， 关于“满

蒙”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》。这样，由关东军占领“满洲”的趋势

日益增强， 年 月，石原在以《“满蒙”问题私见》为题的手记

中主张：为了占领“满蒙”，要用武力行动迫使国家跟着走，而这种

机会要用策略来创造。柳条沟事件就是根据这种策略创造的机会。

在关东军参谋的计划方面，原大尉甘粕正彦（关东大地震时杀

害大杉荣、伊藤野枝夫妻的凶手）等大陆浪人也参与策划，分担了

在各地搞袭击日本人等阴谋来制造出兵借口的角色。同时，驻朝鲜

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等也是他们一伙，为了补充关东军的兵力，

作好了出动驻朝鲜日军的准备。还有，在军的中央部中，参谋本部

第一（作战）部长建川美次少将、该部的中国科长重藤千秋大佐、中

国班长根本博中佐、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也参与了这一阴

谋。板垣和花谷于 月中旬赴东京与重藤、桥本等进行磋商，并接

受了搞阴谋的资金。到了 月，关东军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风声传

月开了，在 日内阁会议上，外相币原喜重郎质问了陆相南次

郎。于是，军中央派遣建川到当地去调查实际情况，可是建川等经

商议后给当地拍电报说：计划已经暴露，要提前开始行动。原来预

定 月在 日左右开始的行动便提前十天在建川到达当夜开始。

柳条沟铁路刚一炸毁，逗留在沈阳的高级参谋板垣就以关东

军司令官的名义，命令沈阳附近的部队进攻沈阳城及北大营。驻在

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根据石原参谋的献策， 日本庄繁司令官于

下午 点半，命令关东军所属部队向沈阳方向集中兵力，占领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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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、安东、凤凰城，并准备进攻长春，请求驻朝鲜日军增援。这些都

是板垣和石原预先准备好了的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和参谋长三宅

光治都不知道这一阴谋，一听到事件的报告，便按照石原的意见作

出了决断。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从旅顺向沈阳迁移。

司令部设在辽阳的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，立即奔赴沈阳，

日中午占领了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兵营。营到 口、安东、凤凰

城则由独立守备队占领了。在长春，中国军队猛烈抵抗，战斗持

月 日这名。这样，在续了 日一整天，日军死伤 一天，

“南满洲”铁道沿线的主要城市全被日军占领了。

接到关东军请求增援的驻朝鲜日军，立即命令飞行 中队和

旅团准备增援，在 日上午，开始用铁路运输增混成 援部队。

日凌晨 点多钟，事件的第一次报告到达东京。从当天早

点起，陆军中央部商讨对策，根据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“这次关

东军的行动，全都是恰当的”的意见，着手准备向关东军增加兵

力。当天从上午 点起，召开了内阁会议，当陆相南次郎刚一说

明这次事件，外相币原就报告了外务省得到的情报，其内容暗示

这次事件完全是由关东军策划的阴谋。因此，南陆相没能提出增

加兵力的方案，内阁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。然而这次

会议既没有为不扩大方针规定什么具体的措施，也没有追查陆军

的阴谋。当首相若槻礼次郎就“中国其他地区日侨的危险”，向海

相安保清种询问海军的准备情况时，海相回答说，在佐世保准备

了　 人陆战队，好像事件的扩大已在预期之中。

驻朝鲜日军出兵“满洲”，事属向国外出兵，为此必须有内阁

会议的承认和天皇的命令。于是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向驻朝

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拍电说：“增援关东军一事，在奉敕命

令下达之前，希暂停止”，并把这一宗旨通知了旅团长和新义州国

境的守备队长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按关东军的计划，必需出动驻朝鲜日 师军。于是，策划使第

团出动到满铁沿线以外的吉林，造成“南满洲”兵力不足的局势，

以便把驻朝鲜日军强拖进来。为此，按照吉林特务机关和甘粕正

彦等浪人的策略，向日本人房屋扔炸弹，由自己造成不稳的形势。

日下令出兵吉林。驻朝然后， 月 鲜日军看到这种情况，决定擅

自越境。事件波及到满铁沿线 军占领了整个“南满洲”。以外

日内阁在 月 会议上，陆相南次郎主张必须从朝鲜向“满

洲”增兵，可是除了首相若槻以外，没有人对此表示同意，参谋本部

十分焦虑。正在这时，突然收到了驻朝鲜日军的增援旅团已越过国

境的电报。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擅自出兵，显然是干犯天皇的大权，

于是参谋本部出现了“有必要研究大臣和总长的辞职问题，并在悲

壮的决心下进行了各种准备”的紧急事态。而陆军中央部不仅不责

备驻朝鲜日军违反以前的命令，反而要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，以收

拾事态，并以陆相和参谋总长的辞职来威胁政府 日内。然而，在

阁会议上，竟出乎陆军意料，全体阁员没有表示不赞成的。于是决

定既然已经出动了，就承认这个事实，既然承认了，就支给经费。首

相立即把这件事上奏天皇，接着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奏请驻朝鲜

日军出动的命令和与此有关的事项，取得了天皇的批准。

这样，在出兵之后颁发出兵命令，用来蒙混过去，把干犯天

皇大权的问题竟不了了之。

（林治波 辑）

卢沟桥事变前夕的一场“鸿门宴”

年，随着日本频繁的挑衅活动，华北局势日趋紧张。为

了缓 月和危局，改善气氛， 日上午 点，冀察政委会委员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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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兼第 行宴会，招待日本华

北驻屯军驻北平附近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。日本军官在宴会上甚

军军官极大愤慨，演出了一场“鸿门宴”为嚣张跋扈，引起 。

日本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，华北驻屯军

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，顾问松岛、樱井等 多人。中国方面出席

军军长宋哲元，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有 ， 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

师冯治安， 师 师旅旅副师长 　长何李 基沣，文田，

旅旅旅长董升堂，独立 旅长李致远，第 团团长杨干旅

三等。还邀请了在北平的“社会名流”吴佩孚、张怀芝等人。每

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，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。宋哲元、

秦德纯、冯治安、河边、松室、松岛、樱井、吴佩孚等共坐两席，

是主坐席；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。在两张坐席旁各

设一张空桌，供上下菜肴使用。

宴会开始，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，松室孝良致了答词，大

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，应该亲善之类的话，接着双方穿插排

列队形一起照了相。入席就坐后，酒宴开始，中国军官默默饮酒

吃饭，很觉压抑；日本军官却趾高气扬，吆五喝六，大声喧嚣，俨

若宴会主人。酒至半酣，松岛突然起身离坐，说要为大家表演助

兴，他先舞蹈，后舞刀，抬手投足都冲着中国军官挥来舞去，充

满了杀气； 军军官也停止了饮酒吃饭，静观事情变化。松岛还

没落坐，一个日本军官就跳到一张空桌上大声唱日本歌，他唱着，

军军官进行挑战。紧接着，又两眼乜斜地向 有两个日本人离席，

一个窜上空桌高歌，一个在地下围席狂舞。目睹这种情况，中国

军人个个握紧拳头，怒火中烧，他们真想站出来和这些日本人拼

一场。这时，只见秦德纯走到董升堂身边，他附耳对董升堂说：

“事情紧急了！你是打拳呢，还是耍刀？”董升堂急切地说“：我先

这时，何基沣已忍耐不住了，打一套拳，再耍刀 他跃到空桌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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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喉高唱《黄种歌》，他希望用歌声唤起这些耀武扬威的日本青年

军官的良知：“黄种应享黄海权，亚人应种亚洲田。青年，青年！

切莫同种自相残，坐教欧美先着鞭。不怕死，不爱钱，丈夫决不

受人怜。洪水纵滔天，只手挽狂澜，方不负石笔，后哲先贤。”随

着这激昂的歌声，中国军人拍掌击节，心中为何基沣的机智暗暗

叫好，同时也盘算着出个什么节目压压日本人的气焰。何基沣歌

声一落，董升堂立即站起来，拱手向四座作揖，接着打起了在西

北军中流行的八卦拳来，他手推臂挡，刚柔相济，表现出很深的

武术功底。中国军人的闷气稍抒，都跃跃欲试。接着李致远练了

一套武术，动作迅猛，干净利索。日方似乎觉得他们的势头被压

下去了，就再出来唱歌，李文田唱起京戏中的黑头腔作答；日本

人又出来跳舞，李致远就再打一套漂亮的花拳回敬。宴会厅变成

了演武场，中日军人就这样你一个“节目”，我一个“节目”的比

下去。日本人开始舞刀了。董升堂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把西

北军使用的大片刀，走到席前劈了一趟刀法。只见刀刃寒光闪闪，

一刀刀有力地砍下，带着嗖嗖的风声。日本军官们坐在席间，紧

盯着董升堂手中的大刀一动也不动，他们是否想起了喜峰口战场

上 军惊心动魄的大刀队呢？在日本人刚刚开始舞“倭刀”的时

候，李致远就命令他的传令兵坐小汽车到自己家里去取刀。当董

升堂刚演完刀法，李致远的传令兵也带着刀赶回来了。这是一把

用上好钢材精心制造的柳叶刀，是他特意定做的。李致远接过心

爱的刀，用手抚摸了一下刀身，就急忙换上传令兵的布鞋，他要

练一手“滚堂刀”。这套刀法是他小时候学的，在以后的日子里不

断练习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只见他握刀站定，目光从眼前

的日本人身上扫过，然后正视前方，猛然起势。他进刀刺杀，左

砍右劈，上挑下搪，招招式式，灵活自如。一会儿似龙腾虎跃，身

体完全隐在一片寒光之中；一会儿推挡退进，有拔山盖世之力。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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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，李致远很英武地回身入座。日本人相互交头接耳，骄横之气

稍有收敛。他们自知舞刀打拳不是中国人的对手，就另用计策，想

用酒灌醉中国军人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。于是纷纷离座，拥到李

致远面前，一面称赞他的刀法，叫他“李武术家”，一面用小饭碗

向他“敬酒”。李致远接过来一饮而尽，然后到厕所将酒吐掉，再

来和日本人对饮，始终没有显露出醉意。面对李致远的“如海酒

量”，日本人只得另出新招。松岛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围在头上，在

额间打一个结系牢，然后脱去上衣，把一壶酒放在头顶上。他同

时点燃八支纸烟，三支叼在口中，两支塞进耳朵里，两支插入鼻

孔，一支按在肚脐上。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八支烟卷一会儿同时

冒烟，一会儿又同时不冒了。中国军官看他简直出尽了洋相，就

不再理睬他们。日本人觉得没趣，又提出进行高雅的比赛 写

毛笔字。他们叫勤务兵磨墨铺纸，尽心尽意地写起字来。应该说

这些日本人中确实有些毛笔字写得很不错的，他们自鸣得意，欣

赏着自己写的字。“秀才大帅”吴佩孚起身上前，他泼墨挥毫，那

苍劲有力、龙飞凤舞的醉笔不停顿地直落下来，一气呵成，如行

云流水，一幅气势磅礴的大条幅写成了，日本人当然不是对手。

这时，几个日本人一齐走到宋哲元跟前，他们高喊着号子将

宋哲元抬了起来，另外几个日本人也把秦德纯举起来了。 军军

官们见此情况，就把河边拉起来举起，他们相互交换眼色，同时

甩手将河边高高抛起，接住，再抛起。顿时，怀仁堂里的气氛又

紧张起来，双方个个怒目圆睁，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宋

哲元怕出问题，马上发表即席讲话，说中日应该亲善等等，河边

也讲了几句，说了这次联欢会开得很好之类，⋯⋯。宴会结束了，

宋哲元和河边到后边的一个房间去休息，日本军官先后退席。

军的军官们心怀愤懑，昂然走出了怀仁堂。

（林治波 撰 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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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思议的预告 “七夕之夜”

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

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策划“七 七”事变的内幕，至今仍讳莫

如深，但当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的今井武夫，却在

回忆录中泄露了一个秘密 年 月，东京军政界消息灵：早在

通人士就盛传“：七夕的晚上，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。”日

一八”事变本人所说的“柳条沟事件”即“九 。后来局势的发

展表明，日本人的预言丝毫不差地应验了，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

变果然在“七夕的晚上”爆发。这一情况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，

卢沟桥事变同 一八”事变一样，是日本侵略者预谋策划的。“九

且看令井武夫的回忆：

年“二 二六”政变之后，日本政局不太稳定，广田弘

毅、林铣十郎这两届内阁都 年 月 日，那位以短命告终

被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麿，经

过了一番犹豫之后，终于适应了国内各界的愿望，风头十足地登

上了舞台。

月 日，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，近卫内阁拓务大臣大

谷尊由的哥哥大谷光瑞突然来到北平，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

六国饭店。

大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在满洲、台湾、中国、马

来亚、爪哇等地进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。他对日本的对外发展政

策，具有透彻的见解。

可能是由于我过去和他见过 日面的关系吧，他第二天，即

上午就邀我去，并撇开了其他的人，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畅谈。

当时大谷所谈的是下列这些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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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，长年纠缠，不得解决。我

总希望能有些什么办法来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，现在幸好成立了

近卫内阁。近卫家，自从上一代的霞山公以来，比任何人都更关

心大陆，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，那是有深远的来由的：自

从文麿当家以后，在他身边又增加了新的大陆问题研究家，他的

手下也就有了一个网罗了所谓新旧中国通的智囊团。因此，我想，

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变日华关系的话，除了现内阁以外，没有

其他的办法了。这次，我的弟弟尊由入阁担任拓务大臣，我认为

这才是实现我的愿望的好机会。我这次来到此地旅行，也无非是

想对国策有所贡献而已！”

他在说了这一篇开场白之后，就对华北最近的形势征求我的

意见。

对此，我先分析了今春以来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

势，然后说：

“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，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

可能，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，那末，对现行的日本

对华政策，特别是对在华北过急地提出经济权益的要求，实有重

新加以考虑的必要。”

大谷除了重复他的“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，

必须设法加以防止，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”这种说法以外，又提

出了这样的希望：

“北平武官无论如何要回日本去一次，把刚才提到的那种意见

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。因此，我已经派跟随我

来的桥本文治从这里直接回国，对促成你回国的事作好准备工

作。”

大谷就这样立刻离开北平，经由通州和青岛回国。

跟大谷前后差不多的时间，陆军省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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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中佐也来到北平，他的这一次旅行，似乎是经担心华北会发生

事变的〔参谋本部〕第一部长、〔陆军省〕军事课长石原莞尔的授

意，为了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，到这里来观察一下血气方

刚的日本青年军官的内部情况，并视察一下华北的一般情况的。

我对他讲了我和大谷讲过的同样的意见，并把处于危险状态

中的华北情况向他详细地谈了一遍。

冈本在北平、天津等地旅行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就回到了东

京，并立刻向上级作了和我的意见相反的、极为乐观的报告：

“在华北的日本军中，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

件，但为数极少，整个来讲，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。”

原来他的调查和观察，主要只是在于当地的日本军中有没有

和满洲事变中像柳条沟那样的阴谋。看来他是听信了天津军参谋

以及冀察、冀东两政权的军事顾问们的说明，认为日本军内部并

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阴谋，结果对日华两国的关系已经接近导火

点，对当前那种非常危险的摩擦等现实状态并没有深刻的认识。也

就是说，那是因为说明的人所说的和听的人想听的，没有对准口

径的缘故。可是，他提出报告之后隔不多久，就爆发了卢沟桥事

件。接着他又被任命为天津军参谋而重新来到了现场。他在见到

我时立刻就率直地说：

“我在上次和你见面时听到你讲了有关现场的危险情况，回国

后却作了主观的乐观的报告，可是当前的现实却爆发了卢沟桥事

件，这完全是由于我的不明智，真是对你不起。”

这一年的 月我调回东京任职，又会见了大谷光瑞，他对我

说：

“我把在北平听到你讲的现场情况报告了杉山陆军大臣，也就

是在这同一天，在当地爆发了这一次的事件，所以没有来得及把

你召回东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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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冈本对华北形势的观察是否正确，我无意加以批判，只

是对于当时东京突然把大谷、冈本两人相继派到华北来进行现场

考察，其真意究竟何在，却觉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。

后来听说，那时候，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，私下

盛传着这样的谣言：“七夕的晚上，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

件。”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，似乎就

不约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视察人员。

月 日，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天，我应邀在陈子庚

家里吃晚饭，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楼的西边。陈子庚过去当过前国

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。

不料在开宴 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却时，一个不速之客

穿着一身中国长衫翩然出现了。我和石友三早在五年以前，当他

还在韩复榘手下时就有过交往，冀察政权建立后也和他有着私人

间的亲密交情。因此，他好像知道我今天在陈家里，特地前来看

我的。石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质问：

“武官！日华两军今天下午 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，目前正在

交战中。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？”

霎时间我大吃一惊，坚决地否定说：

“我不知道这样的事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。万一有那样重大

的事件发生，日本军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。”

“我泰然自若地呆在这里，就是没有发生这样重大事件的证

明，所以定定心心地喝酒吧。”

对此，石友三仍坚持己见，而且不知为什么隐瞒着这一情报

的来源，总是固执地说事实没有错，甚至还说：

“即使日华两军突然发生全面战争，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

下，对于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，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

击他们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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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吃不准他的这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开玩笑，但他的态度却

始终是慌慌张张定不下心来的样子。不久开宴，上了最初的几道

菜和燕窝后，大家照例干杯一番，他就匆匆忙忙地离席而去了。

陈子庚和我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，

不过对他那些唐突的话以及中途退席，倒也没有在意。接着便转

入本题进行了讨论，到晚上 时许结束宴会。

后来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，我对自己未能觉察仅隔一天所

发生的事件，不禁慨叹自己目光之短浅。石友三的话，就在事件

爆发的前一天，从时间上来说是提早了一天，但好像预见到卢沟

桥事件似的，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。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

士中流传的谣言，只是单纯的巧合吗？这真使我感觉到好像落在

云里雾中了。

（林治波 辑）

“七 七”夜幕下的枪声

月年 日，大雨滂沱。

日军驻丰台部队不顾道路泥泞，又一次在铁路桥东北龙王庙

前的演习场地上，以卢沟桥为目标，进行攻击式演习。同一天，日

军还到宛平城东门外，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县城，到长辛店地区演

习，遭到中国驻军严词拒绝。日军很恼火，赖在城外不肯退去，并

进行紧张的军事部署。中日双方相持了十几个小时，空气异常紧

张。天色渐晚，日军无计可施，只好退回丰台。

月 日上午，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 下午，驻守

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 联队第 大队第 中队，由队长清水节

郎率领，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，声称要举行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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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演习，演习内容是“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，向敌人的

主要阵地前进，利用夜幕接近敌人，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”。

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，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，三地之间各只

有千米之遥，而且龙王庙内有中国士兵驻守。日军在此进行夜间

演习，显然是有企图的挑衅行为。

中队在城外迟迟不撤，并加紧构筑工日军第 事，这些迹象

引起驻军和宛平城内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注意，为防备万一，宛平

警察局在天黑以前把东门关闭，不许出入。

时 分，暮色降临，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。日

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。待天完全黑下来以后，近

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。这时，天上没有月

光，夜色中宛平城若隐若现。城内城外，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触即

发之势。

在这漆黑的夜里，日军将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一步步付诸实

分，时 中国军队第 军驻施了。 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

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。在寂静的夜幕下，枪声是那么刺耳，

引起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。

少顷，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，声称丢失一名士兵，要求进

城搜查。宛平守军认为，此时已值深夜，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

会，妨碍治安 日军仍坚持要进城。守城官兵拒绝说：我方部队

正在睡眠，枪声响自城外，非我军所发，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

与我方无关。我们执行上级命令，不能打开城门！日军立即包围

宛平县城，开枪示威。同时，清水节郎派岩谷曹长去丰台向大队

长一木清直报告，并要求派兵支援。

这仅仅是日军大量挑衅活动中的一次小挑衅吗？是谁在宛平

城外放枪数十发？丢失日军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为了掩盖事实真相，清水节郎曾在其笔记中作了如下记述：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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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时半左右，传令休息，“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，骤然

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。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

演习已经中止，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。这时，突然从后方射

来几发步枪子弹，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。可是，我方的假想敌，

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，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。于是，我命令身

旁的号兵，赶紧吹集合号。这时，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

向，又射来十几发子弹。回顾前后，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

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（似乎打什么信号）。中队长正分别指

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，听到了一名士兵行

踪不明的报告，就一面开始搜索，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

情况，等待指示”。

清水的上述说法是否可信呢？

本来，日本关东军早在 年之前已侵占了中国东北；华北驻

屯军的成立也是日本侵华的罪恶产物。日军实施演习的龙王庙地

区，即便在不平等的《辛丑条约》中，也是禁止日军随意演习的。

因此，究竟谁是侵略者，已无须由 月 日“第一枪”来作判断。

但是，无论在当时还是战后，日本都不断有人借此大作文章，企

图推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责。在他们的笔下，“七 七”事变

的肇事者居然变成了中国第 军或冯玉祥。到了 年，更有

人居心叵测地提出了“中共说”。为了驳斥这些别有用心的无稽之

谈，这里有必要对“第一枪”稍加述说，以正视听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在“第一枪”的细节上，一直缺乏直接有力

的史料证据。那些别有用心之徒，之所以提出了种种荒谬说法，正

是钻了这个空子。但事实胜于雄辩，我们仍可通过一系列旁证对

事实真相加以推断。

首先，从当时的现地形势看，如上所述，北平已处于三面包

围之中，西南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成为北平的唯一门户。在日军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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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如果占据了宛平，便可切断平汉线，使北平成为一座死城，因

此，宛平势在必夺。这就是连日来日军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和蓄谋

制造挑衅借口的背景和用意所在。

其次，事变爆发前的几个事 年件也值得玩味。其一是：

月，中共北方党组织曾获得一份日本特务机关印发的高度机密

文件。这个文件透露 月份左右在平、津、唐、保，日军可能于

地区发动一次重大的军事侵略行动。为了配合这次行动，殷汝耕

政权正在通州加紧训练特务。中共地下组 军，建织将此通知给

日月 ， 军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。议防范。果然， 据

日潜入北平，被捕特务供认，他们于 月 准备冒充学生中的

时放火开枪，而以演日夜“共产分子”，在 习为名埋伏在城

外和东交民巷的日军，则以枪声为号，马上在“防共”“、安民”的

军有所防范，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名义下占领北平。只是由于

才未能得逞。其二，前 月，东京私面曾提及，在事变爆发前的

下纷传七夕的晚上，华北将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，这难道是偶

然的巧合？另外，据今 月井武夫记述，事变发生的前一天，即

日傍晚，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突然与他见面，透露说：“今日下

午 时在右，日华两军在卢沟桥冲突，目前正在交战之中。”但是

他隐瞒了情报来源。这件事也使人大惑不解 不过，可以肯定这

绝非出于巧合。汉奸石友三与日方人士过从紧密，因此而窥知日

方的阴谋计划是完全可能的。虽然实际的军事行动由于某种原因

没能按时进行，但石友三所透露的时间与事变实际爆发时间已非

常接近。

另外，事变发生后现场的一些情况，也可以帮助人们作出判

断。据日方当事人回忆，枪声来自永安河东岸龙王庙附近堤坊，即

宛平城西北方向，但同中国方面交涉时，却又说是宛平城内传出

枪声，因而要求进入城内搜寻失踪士兵。据中国方面当事人回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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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声不是来自宛平西北，而是宛平东北方，那里正是日军演习的

地区。更重要的事实是，日军引为挑衅借口的失踪士兵志村菊次

郎，并非因为什么“不法射击“”失踪”，而是因解手离队 分，

钟后就已归队，但清水节郎有意不报告。当战后有人问及清水为

何不报告时，他支支吾吾，只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“事故”，是

“我的失策”“，现在记不清楚了”。但他又说“：接到不法行为（指

枪声）的报告，感到很紧急，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。”

显然，清水在战后的说法与当时的文献记载是前后矛盾的：当时，

清水和一木决定对 军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理由是“士兵失踪”，

但战后却说是“不法行为”，这显然是在说谎。 日月 凌晨 时，

大队长一木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消息，却认为“：连联队长都

下了交涉的命令，又因此而中止，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

呢？”一木担心就此收兵，就会暴露真相，因此没有停止军事行动。

不过此后日军挑衅的借口却由“士兵失踪”偷偷地换成了“不法

射击”。

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，日本外务省就曾推测它出自华

北驻屯军的阴谋。甚至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有这种怀疑 在北平的

日本人则更是极近真实地盛传：点火的人，是日军中级干部 那

么，这些不约而同的判断是不是毫无根据呢？决不是的。新近公

布的资料证实了这种判断，披露了具体的当事人 日本天津特

务机关长茂川秀和。

茂川秀和出生于 年，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， 年被

派往中国做特务工作。他擅长中文，在中国东北活动期间，受知

于多田骏。后来多田骏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，茂川则当上了天

津特务机关长 秦郁彦在《日中战争史》一书中记载：茂川机关

早在卢沟桥事件之前就从事搜集情报、民众“自治”运动和反国

民党青年运动的幕后指导工作。 月 日晚间，关东军参谋田中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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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与茂川在 七”夜间放枪的天津芙蓉馆对饮时，茂川谈起“七

事是“学生”干的。早已心中有数的田中追问说“：那么，教唆他

们干的元凶就 月 日这段是你罗？”茂川点头承认了。在

时间里，茂川又多次指使人趁夜色在两军之间打冷枪、燃放鞭炮，

为日军扩大战火制造借口。日本投降以后，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，

七”事“七 变的第一枪“是日本放的”“，为了扩大两军冲突，指

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”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所谓“不法射击”，完全是华北驻

屯军和日本驻平、津特务机关以及日本国内侵华激进派法西

七斯分子共同策划的阴谋，他们是“七 ”事变的真正肇事

者。

撰）（林治波

谋炸宋哲元的第二个“皇姑屯事件”

年 月 日，企图控制东北的日本军阀密谋炸死张作

霖，以便乱中渔利。当张的专列过山海关行至皇姑屯车站附近、京

奉南满铁路交汇处时，日军特务事先埋好的炸药爆炸，当场炸死

吴俊升等人，张作霖受重伤，回到沈阳大元帅府不多时毙命。这

就是国人熟悉的“皇姑屯事件”。九年后，即 月 日和年

日，日本侵略军又故伎重演，在平津一线两度谋炸率部抵抗日

军的爱国将领宋哲元，人称第二个“皇姑屯事件”。

年 月 日深夜，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，挑起了蓄谋已

久的全面侵华战争。驻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第 军将士奋起还

击，揭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此时，第 军军长、主掌华北军

政事务的宋哲元将军正在原籍山东乐陵休假。说是“休假”，其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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